
20世紀末以來，在全球面臨氣候變遷與水危機威脅的背景之下，「水文化」一辭被重新概念化，各
國紛紛將水文化的調查、保存與活化納入水資源政策的一環，但對其內涵的理解各有偏重。日本的水文

化政策顯然較注重水與地域或社會生活的聯結，其經驗有助於我們思考如何探尋或建構屬於臺灣的水文

化。本文認為，以小地域為範圍的深入調查或許更為當務之急，其內容至少必須涵括「水的控制」、「水

與生活」、「水與生產」三大類，而在地居民的共同參與將是水文化得以發揮作用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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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危機與水文化

1932年夏天，來臺甫三年的 29歲青年福田增太

郎，以臺北帝大理農學部助教授及臺灣宗教研究者的身

分，在土木水利的專業期刊《臺灣の水利》上連續發表

了兩篇論文。他細數了民間的水信仰，並提醒推動現代

化水利政策的工程單位注意，臺灣農民保守、固舊、消

極受制於自然的心理往往與科學的、積極進取的技術精

神相背 [1]。姑且不談其中是否隱含殖民者看待被殖民者

的偏見，類似的言論在當時的各類報章雜誌上並不罕

見。1930年代初，東亞第一的嘉南大圳剛剛竣工，日

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即將完成，全臺二十餘條河川的治水

計畫正在加緊編定，預計增加數千公頃新生土地的大型

治水事業也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宜蘭濁水溪（今

蘭陽溪）如火如荼地展開。那是一個視臺灣水利事業

「從順應自然走向對抗自然」的時代 [2]，事實上，以全

球環境史的宏觀角度來看，控制自然水體可以提升國力

與繁榮的信念在 20世紀的大半時間都是主流 [3]。水利

技術與工程師的成就被廣為傳頌，而與水有關的宗教、

傳說、習俗或舊慣，若非被視為科技的對立，就是絕少

受到水利界的關注。

與此同時，那些在多元的水環境中孕育出來的知

識、經驗與價值觀也在逐漸消失，原因之一正是水利工

程的快速進展。對常年與水互動的地方居民來說，水體

的豐枯、緩急、清濁、淺深，形塑了其認識水、利用

水、治理水的方式。但在 20世紀（尤其是下半葉）追

求水資源效益最大化的治理典範下，水在時間與空間的

不均衡或質與量的不穩定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水

利工程技術越成功地克服了問題，也就意味著地域的獨

特性與相應的文化多樣性變得越來越模糊。

然而，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與全球水危機的威

脅，促成 20世紀末以來水利工程界的典範轉移，人定

勝天的思維受到挑戰，水利專家重新以永續發展的概

念看待人與自然。隨之，與水相關的傳統文化也被重

新評價，帶著彌賽亞的光環進入水利人的視野之中。

世界水理事會（WWC）2003年於京都舉行的第三屆世

界水論壇中首次將「水與文化」列入探討議題，並指

出水危機的解決方法必須結合地方文化、傳統知識與

現代科技及管理方法 [4]。2006年，聯合國世界水資源

日（World Water Day）的主題正是「水與文化」，教科

文組織（UNESCO）總幹事松浦晃一郎在第四屆水論

壇中再次重申了上述主張。幾個聯合國推動的研究組

織支持並強化了水利界與文史界的對話，如國際水歷

史學會（IWHA）及其每兩年舉辦的大會提供了全球水

歷史與教育的跨領域交流平臺 [5]；教科文組織國際水文

水文化
顧雅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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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UNESCO-IHP）認為文化多樣性對環境的永續

發展至關重要，其設立的「水與文化多樣性」研究項

目，亦召集了各領域專家，考察水在世界各地不同文

化中的意義與價值、根植於文化的實作與技術、主導

水管理及利用的規範或不成文慣例、以及不均衡的權

力關係下的水衝突與解決案例 [6]。水利界與文化界共同

關心水議題的其中一個具體產物，是由國際灌溉排水

委員會（ICID）、水理事會發起，受到國際文化紀念物

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教科文組織等單位響

應的「世界水文化資產系統（WSH）」認證，於 2016

年正式展開運作，旨在登錄並保存以人為中心、運作

百年以上的水管理系統，作為水的無形文化資產，從

中吸取經驗教訓、收集古老智慧、提取創新思想、並

轉化為可以適用於現今時空脈絡下的知識 [7]。

伴隨「水文化」重新被概念化的國際趨勢，許多

國家也陸續將此一關鍵字納入水政策的一環。以東亞

為例，日本歷經 1960 ~ 1970年代間的水資源大規模

開發時期，國土廳（現國土交通省）水資源部於 1999

年 6月提出了 2010 ~ 2015年間的中長程規畫，此一

「新全國總合水資源計畫」（ウォータープラン 21，

WP21）中指出，氣候變遷可能影響水資源的穩定供

應，開發新的水資源又不符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經

濟現況，因而必須在資源有限的認知下確立健全的水

循環系統，其中一個關鍵手段便是「水文化的回復與

育成」。WP21為水文化下的定義是「人與水的關係」，

包括治水、利水及生活三個層面。治水是為了減少水

的威脅而治理水，所有與水相關的設施都是為了防

災 — 堤防、水制毋需解釋，水圳、埤塘、水庫或水

道閘門的築造亦是為了減低水的時空分配不均所造成

的災害；利水是指為了營生而積極利用水，如以河川

作為交通、運輸手段或引水發展農業、製造業；而生

活面泛指飲食、洗浴、洗濯等日常運用，以及傳說、

信仰、觀光等精神上與水的關係。藉由地方居民共同

找尋、再生或創造地域水文化，希冀能重建人與水的

緊密關係，提高流域上下游的共同體意識，以構築永

續活用水的社會 [8]。另一方面，中國學者提出構成水

文化的四個層面要素：觀念層面包括人們對於水的認

識、理解、崇拜以及通過宗教、文學、藝術等方式表

達出來的對水的感悟；制度層面諸如人們利用水、管

理水、治理水的社會規範、社會習俗、法律法規；行

為層面指人們對待水、利用水的行為模式；物質文化

層面則是人類在使用水、治理水、美化水環境過程中

形成的物質建設結果，尤其是有文化象徵意義及內涵

的運河、水渠、水井、橋樑、水壩、水景觀等設施 [9]。

2011年，水利部頒定了「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 

~ 2020）」，2016年又為落實綱要而頒布「水文化建設

2016 ~ 2018行動計畫」，在此強力的施政方針下，短短

數年間，講述中國水文化的叢書、文章及相關的博物

館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臺灣，以水文化為名的政

策於近幾年萌芽的契機與世界水文化資產系統認證有

關。2014年起，文化部、水利署均推動了水文化資產

調查的相關計畫，並以座談會方式號召政府機構、民

間組織與專家學者投入，試圖挖掘及建構臺灣獨特的

水文化。

他山之石 —
　　日本的水文化調查、研究與應用

由上述政策動向可知，水文化在解決水危機上的

正面作用被廣泛承認，其定義也大同小異。然而，從實

際的推動過程來看，各國對水文化內涵的理解卻各有偏

重。在中國從事水文化研究與應用的大多為水利專家，

公眾參與較為缺乏 [10]，水文化建設的重心置於調查及保

護弘揚民族精神的水利工程遺產之上 [11]。臺灣的水文化

資產政策儘管有水利與文化部門的共同支持，但偏向以

開發、技術的角度進行普查及訪談，因而盤點出的水文

化也多為水利設施本身所體現的智慧 [12]。相較之下，

日本的水文化調查顯然較注重水與地域、水與社會生活

的聯結，其所謂「人與水的關係」所指涉的「人」亦非

「民族」、「人們」或「人類」這般抽象的整體，而是指

長年居住在水邊的每一個常民個體。

WP21公布之後，國土廳水資源部隨即於該年 11

月針對被指定為「特定農山村地域」等的二千餘個地

方自治體發出問卷，調查該市、町、村中是否存在或

曾經存在水文化、水文化正在衰退或消滅的主因、以

及是否進行水文化保存再生活動，其中有 451個自治

體回報了 600件以上的水文化記錄。根據分析，約有

35%的地區認為該地的水文化正在衰退，但半數以上

正由公所或居民進行保存與再生的活動 [13]。為了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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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促發各地的動能，國土廳又邀集官、產、學專家組

成水文化檢討委員會，於翌年擬定了《透過水文化保

存與再生以活化水源地區之方針》[14]。

從內容可知，這本小冊子的預設讀者是有志於以

水文化振興地方的公所職員或在地居民，因而提供了

保存再生的詳細建議步驟（如圖 1）及調查票範本，

其中，步驟 (1)至 (4)的調查方式頗值得參考：要之，

挖掘一地的水文化，先應考察當地的水資源或水環

境，如雨量多少，在流域中的位置如何，水在哪裏被

取用，又流往何處，以「地域水循環圖」來表現；其

次，水文化的種類繁多（詳下節），包含有形、無形、

有名、無名等各種形式，透過文獻、耆老訪談或田野

實察，便能尋找出當地存在或曾經存在的水文化，登

記於「水資源及水文化臺帳」中，將其種類、所在位

置、歷史及現況、管理人等時空資訊都記錄下來；臺

帳僅是靜態的記述，但水環境及各種用水方式可能隨

著四季變化，因而還需調查因水的季節變化而出現的

各種地方行事，如特有植物開花、農作成熟、候鳥飛

來、昆蟲出現、祭典活動等，製作「水的歲時記」；除

了一年間的變化，還有長時期的變化，而「水與水文

化年表」則最能顯示水環境何時被改造、傳統水文化

何時消退、或以其他方式再生。

如此的調查設計，建立在對水文化三個層次的理

解之上。首先，水文化是地方居民與水體互動時經過

長期而反覆的錯誤嘗試及取捨選擇而釀成，它由地域

社會內部產出，反映著當地當時的價值觀，與地域居

民共有的生活、生產樣式相伴，並且為地域內部所繼

承。第二，水文化必須在實際地域社會中發揮機能才

有價值，若只是保護、收藏起來，甚至與日常生活隔

絕，就失去調查及保存再生的意義。最後，水文化不

能僅由政府或專家指定，在地人共同參與調查與挖掘

的過程，是產生地域認同的過程，更是重建人水關係

的關鍵。

1980、1990年代的一些著名案例或許提供了此一

方針的思想根源。香川分水舊慣的活用就是一個常被

提及的例子。四國的香川縣是少雨地區，在 17、18世

紀新田開墾之際積極築造埤塘，數百年來農村間亦發

展出嚴格的「番水制度」。依據地方耆老所述，埤塘受

益地帶通常被分為數個小區，由管理埤塘的「池守」定

出順序後輪流配水。各區皆設有管理分水的「水配」，

其下則有「田子」協助。池守訂出埤塘放水的時間範

圍，時間一到出水口便關閉，因而水配必須在此時限

內讓各區水田依序分得灌溉水，責任十分重大。遇到旱

年則配水時間變短，轉換成「走水灌溉」的形式（即

水田不灌滿水，只澆灌至保持土壤濕潤的程度）。特別

的是，香川地區的田地灌溉水量持分可以買賣，取得

較多持分的地主，每單位土地所能獲得的水量就多，

每塊土地的水量持分都記載於土地臺帳中，以線香長

度的形式表現。分水宛如一場氣氛緊張的儀式，缺席

者視同放棄灌溉，因而所有農民皆聚集在側。水配帶

著裝在「配水箱」中的線香，依據臺帳記載及箱內刻度

製作出相應長度，當埤塘出水口一開，水位高漲到可以

資料來源：日本の水文化，第 129頁。
圖 1 水文化檢討委員會建議的水文化作業階段與八份調查成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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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著堰板進入田地的瞬間，便打響梆子，將線香點燃。

線香燃盡後，以太鼓為信號，將堰板抽起，水便沿著圳

路往下一塊田地流去。此一水資源管理舊慣隨著水源的

穩定而逐漸消逝，尤其，「香川用水」事業於 1978年完

工後，水源得以從吉野川上游築造的水庫經貫通山脈的

隧道導引至香川縣內，供給農業、工業及民生所用，農

民則以繳付建設費換得取水權利，將水儲存於埤塘中。

1994年，日本發生 20世紀最嚴重的旱災「平六渴水」，

為了維持都市居民用水的最低限度，當局不得不與農村

的水利組合商量，要求讓出農業用水支援都市。此時農

村也已陷入緊急狀態，埤塘的儲水量急遽降低，農民除

了實施挖井、裝設幫浦及抽水管線設備等應急措施外，

在水利組合的勸說下很快接受了老一輩人都熟知的分水

舊慣，只是線香改成時鐘，梆子及太鼓換成旗子，秩序

井然地實行了嚴格的配水管理，節餘的水量全撥給都市

居民，順利渡過了旱災。換言之，並非農業用水供過於

求而能挪用至民生用水，而是缺水區長年孕育出的分水

文化解救了都市災情 [15]，這些常民智慧也讓在地居民在

面對災害時具有比都市更低的脆弱性。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水文化案例在九州的有明海沿

岸。佐賀平原與筑後平原在中世以前就有人為拓墾，是

日本史上有名的濕地開墾（干拓）地帶。開墾時必須挖

溝促進排水，減緩洪災，並將挖出的土堆高，作為宅

地、田地或堤防的基礎，故地表上有著縱橫交錯的水渠

（クリーク）。當地乍看是水源極為豐富的地區，實際

上河川多缺乏充分集水面積而流量不足，最大的筑後川

又因平緩及位於低處而難以取水，無法潤澤越來越寬廣

的開拓地，因而，在排水之外，這些水渠也同時具有引

入河水及貯存雨水的功能。水渠中設置了大小水門，以

上下游合意形成的秩序決定開閉時機 [16]。為了緩解用

水不足，農村地帶另外發展出獨特的「アオ（淡水）取

水」方式。此因筑後川河口一帶的潮位差距可達 5 ~ 6公

尺，堪稱日本之最。漲潮時，比重較小的淡水浮在海水

之上，沿河逆流而上約達 25公里，也提高了河川水位。

每月僅有兩次的大潮時分是沿岸居民取水的最佳時機，

輪值者打開連結河川與水渠的樋管與閘門，駐守在側觀

察灌入潮水之顏色、泡沬形狀、聲音、味道，一旦發覺

海水混入即將閘門關閉，由此取得的淡水便儲存在水渠

中。由於水路比農地還低，以龍骨踏車將水送入田中，

是該地農村舊時常見的田園景色。此外，因地下水鹽分

過高，當地居民並不打井，而是趁每日漲潮時汲取潮峰

中沒有鹽分的河水，或過濾水渠中的水加以飲用。正如

香川的番水制一樣，此一奠基於在地知識與經驗的取水

舊慣，在上游大壩等設施陸續完工後逐漸沒落，但可以

取得淡水的地點以及利用潮水的時機成為代代相傳的知

識，於旱災時同樣發揮了功效 [17]。

除了農村之外，筑後平原的柳川是與水共生的城

市。17世紀築成的渠道交織其中，不僅具有農村水

渠的機能，還有著城市的特殊性。渠道分布、架橋與

水門閘板的設計更具調節水位與水勢的精巧機制，既

要防止大雨時突然漲水，也要維持一定水量作為運輸

水路，還要保持一定的流動，以供給岸邊人家的民生

用水。城中居民有一套維持水質潔淨的慣習：清晨時

分通常為汲水之時，渠水經過一夜的沈澱最為乾淨；

其餘用水在家家戶戶汲水後才能進行；較髒的物品只

能在別處洗濯，髒水並不直接排入水渠，而是挖洞倒

入其中；岸邊種植水芋等有助於淨化水域的植物；便

溺絕對禁止，污染渠水也要受罰；此外，每年的「水

落し」時節，城民會將渠水排空，共同疏浚及清掃渠

道，讓渠底經陽光曝曬殺菌，水中植物及微生物也能

獲得更多氧氣，增加淨化能力，而此期間捕獲的魚，

就成為居民一整年的蛋白質來源。論者指出，該地居民

在此嚴苛的水環境下養成的價值觀並非對水的敵視，

而是與水友好的思想。在此生長或到此旅遊的騷人墨

客，也為水清影翠、人水共生的地景留下多筆詠嘆之

作 [18]。然而，在戰後高度經濟成長期間，柳川市建立

了上水道系統，許多水渠成為垃圾棄置場，或是被私

自加蓋後在其上建造倉庫或工廠，惡臭的水溝出現大

量蚊蟲，極度影響了環境衛生。1977年，市議會終於

宣告水渠的死刑，決議掩蓋或填埋幹線以外的中小型

渠道。當時任職環境課都市下水道科長的廣松傳，憑

著自身的專家知識與鄉土情懷，說服市長將掩埋計畫

延後，並不斷招開與地方居民的墾談會，呼籲市民疏

浚水路、停止排污，共同參與水渠淨化計畫。廣松成

功喚起了柳川市民對水的美好記憶與對傳統水文化的

自豪，柳川也守住了水鄉的美譽。時至今日，柳川市

的水渠只剩下遊船的觀光價值，與新一代在地人的日

常生活不再深切相關，水質的維持又漸漸變得困難。

當地的市民團體「水の会」正在試圖找出住民與水渠

的新關係，創造符合新時代的水文化 [19]。

與此相較，靜岡縣三島市源兵衛川的水文化仍舊

發揮著機能。源兵衛川也是一條人工水渠，全長 1.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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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流貫富士山腳下的三島市中心。其水源來自自富士

山的湧泉，在 15世紀末 16世紀初由三島地方豪族寺尾

源兵衛為灌溉所建，流經地帶被稱為中鄉。為了將讓冰

冷的湧泉加溫，上游挖掘的渠道又淺又寬，水路延著湧

泉蜿蜒，且為了防止雨季時泥水流入而設在高處，因而

無需太多維修，管理也很方便，故歷經四個世紀至今仍

在使用，不僅是中鄉地區稻作的穩定水源，也成為沿岸

居民飲用及洗濯的用水來源。17 ~ 19世紀的江戶時代，

地方農家時有爭水，終在 19世紀後半由中鄉地區 13個

農村的農民共同成立組合，並由水配人加以分水管理。

戰後此一水利組合更名為「中鄉用水土地改良區」，繼續

負責源兵衛川的維護及營運。然而，1960年代起，上游

持續工業化，因抽取地下水而導致湧泉水量劇減，加上

都市化造成垃圾、廢水不斷倒入河水，水質更為惡化，

川邊逐漸被視為兒童禁止進入的危險地帶。1985年時，

水利組合甚至考慮將其以水泥覆蓋而改建停車場。1990

年初，在靜岡縣政府服務的渡邊豐博，因為長年擔任農

業基礎建設的相關公務，體認出英國的 Groundwork概念

在解決地域環境問題上的有效性。他將這個結合公民、

行政力量與企業組織共同合作的方式稱為日本的「平成

道普請」，並於 1992年成立「Groundwork三島實行委員

會」，將原本互不往來甚至互相對立的水利組合、各類市

民團體及在地企業串連起來，進行源兵衛川的再造 [20]。

Groundwork三島擔任仲介與溝通的角色，經過 3年內

近 200次的說明會，說服了市民自主加入清理環境的行

列並裝設污水處理系統，遊說了企業回饋社區及捐款，

也得到公部門的行政協助，終於將源兵衛川打造為親水

公園，水邊再次出現消失已久的梅花藻、螢火蟲與戲水

孩童，該地亦成為觀光景點及實施環境教育的場域 [21]。

2018年，全世界有三處水文化系統資產得到國際認證，

此一運行四百餘年的互助水管理系統就是其中之一。

探尋臺灣的水文化

日本的經驗有助於我們思考如何探尋或建構屬於

臺灣的水文化。整體而言，臺灣與日本的水文化有許

多共通或互相影響之處，但臺灣的地質地形更為複

雜，族群更為多樣，各地形成的水文化也更加多元；

加上短期間歷經多次政權更迭，還有快速的都市化與

工業化，水文化消失或變化的速度恐怕更加急遽，因

而以小地域為範圍的深入調查或許更為當務之急。綜

合日本水文化育成方針的建議，以及有關水歷史的研

究成果，筆者認為臺灣的水文化調查至少必須涵括以

下幾個種類（如表 1所示）。

與水的互動最直觀地表現在對水的控制上。臺灣的

河川大多坡陡流急，亂脈橫生、河道變動的現象也經常

發生。清代以來許多地區都有農民合力築造土堤、石堤

的記錄，但堤防多已不存，或在日治時期成為新式堤防

的一部分。日人引進聖牛水制、粗朵沈床等水防工法，

烏溪曾被稱為臺灣防洪構造物的試驗場。築堤治水的需

要養成了技術工人砌石、編裝蛇籠等技藝，過去以大安

表 1　臺灣水文化的種類及調查項目
人與水的關係 調查對象 調查項目舉例

水的控制
（緊張）

防止水害

構造物築造的時空背景 河堤、水制、護岸、閘門、防波堤、堰、壩的歷史
工法、技藝的演進 砌石工法、編製蛇籠工法、竹籠厝、穿鑿屋建築結構與材料
制度的運作 水防制度、扛厝走溪流
組織的運行 水害組合

利用資源

構造物築造的時空背景 水圳、埤塘、井、抽水幫浦、水車、堰、壩、上下水道的歷史
工法、技藝的演進 搿埤、石笱工法、鑿井技術
制度的運作 埤圳制度、番水（水香）、輪灌制、爭水調解舊慣、盜水罰則
組織的運行 水利組合、水利會、水公司

水利人物 人物 技術者的內心世界、技術者間的社會網絡、譜系傳承

水與生活
（依存）

維生 飲用水源 濾水方法、保持水源潔淨的慣例
清潔 洗浴或洗衣文化 沐浴、泡澡的習慣、洗衣場的演進
冷却 消防用水 城市消防設備的演進
娛樂 戲水方式 捉魚、游泳、玩水的地點或集體記憶

精神生活 文學或美學作品 以水為對象的歌謠、文學作品、畫作、老照片、諺語、傳說、故事
信仰 宗教 水神、水鬼信仰、水圳或堤防的祭拜儀式

水與生產
（工具性）

栽培 農業 豐水或枯水區的特殊農產
養殖 漁業 水產養殖的發展
食用 食品業 水質甘美地區的茶、米粉、豆腐等特產

洗滌雜質 工業 造紙、染織業的發展
輸送 運輸業 渡筏、運送木材、船運的歷史
加壓 電力事業 水力發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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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及濁水溪沿岸的兩個流派最為有名 [22]。築造埤塘或水

圳是清代農業移民來臺開墾的必備技能，至今仍為農村

的命脈，有的全面水泥化，有的仍維持舊有風貌。如在

屏東萬丹，大陂圳的搿埤、拆埤曾是年年的地方盛事，

村民於當地李隆宮擲筊決定搿合工事的日期，共同將埤

堤缺口堵起，以截斷東港溪水。搿埤難度很高，成功則

水位提高，能將河水引入崁頂、東港一帶灌溉。二季稻

收作成後，要於雨季來臨前再將埤拆除，以防河水暴漲

吞沒兩岸田莊 [23]。

水太多、水太少都引起地域社會間的對立—左岸

築堤可能造成右岸淹水，上游引水可能導致下游缺

水，此一緊張關係促成各地自主形成水的共同體，以

合意的秩序與慣例維持水利設施的百年不墜。如清代

臺灣也有與香川縣番水制類似的「水香」，上下游「燃

香按寸、輪流灌溉」是公正分水的機制之一，維修管

理埤圳、堤防的互助組織則成為今日水利會的前身。

嘉義太保水牛厝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戰後初期政府治

理水資源效力不彰之時，自治的水圳文化竟成了居民

脫貧的關鍵。因該地地勢較高，長年乏水灌田，在地

人士想出「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共同出資設立了水

利公司，裝設幫浦設法偷接溪水，其維持管理的運作

方式與昔時的水利共同體如出一轍，提高的農作收成

徹底改善了水牛厝的經濟情況 [24]。另合作也有其他形

式，在河道變化不定、水患頻仍的濁水溪、曾文溪、

八掌溪、隘寮溪等流域，都能採集到村民合力扛著竹

籠厝走避大水侵襲的舊慣。

對水的控制有所貢獻的人物也可以是調查對象。

然而，調查人物歷史並非是要塑造一個突破困境建立

偉大工程的水利英雄，再次陷入人定勝天的窠臼，而

是要重構技術者的內心世界，探索他們在地域風土及

時代思潮中形塑的自然觀或人生觀，以及其技術的傳

承譜系。

其次，與水的依存關係造就了生活層面的水文化。

水井在地表水源不足及地下水源豐沛的地區十分常見，

如雲林口湖水井村村民曾以鑿井技術聞名全臺。公井是

全村最重要的公共建設，村民每日去井邊挑水、洗衣、

洗菜，同時也交換資訊，維繫鄉里情感 [25]。鹽分地帶的

臺南安南無法利用井水，居民便挖掘水塘收集雨水及淺

層地下水 [26]；埤圳自然也是生活用水來源，苗栗公館的

「食水圳」就是因為供給石墻村人飲用而得名。使用地

表水的關鍵在於維持水質清潔，如對安南當地人來說，

養殖或洗濯用的水塘稱為水堀，飲用的稱為食水堀，有

著嚴格區別；若是飲用、洗濯物品甚至牛隻泡水降溫都

在同一條圳，使用時間及順序就必須尊重當地的不成文

規定，太髒的衣物或農具則要清理後才能拿到水圳清

洗。據日治時期日人異文化視角的觀察，煮沸飲用是臺

人特有的傳統習慣，另因挑水勞務繁重，臺人在家中有

極度節約水的風氣，身體只擦拭不浸浴，但勤於在外洗

衣 [27]。高雄美濃的客家聚落，至今還留著在圳溝邊洗衣

的習俗。帶著弄髒圳水的抱歉心情，有些婦女會在過年

後首次洗衣時對著水圳禁香祭拜。有趣的是，不同於閩

南人面向水源的洗衣方式，美濃人站在水中面對著岸邊

洗衣，反映出客家婦女浣衣還必須防衛四周敵人來襲的

艱辛開拓史 [28]。

玩水的童年記憶與抒發情懷的美學作品常常是最

觸動人心的水文化。在易淹水的河畔可以採集到代代

相傳的俗諺或傳說，層累的地方知識藉此而保留下

來，提醒後代災害可能發生的時機、地點或徵兆。如

蘭陽平原有著「龜山戴帽」的諺語，意味龜山島上若

烏雲籠罩就預示著洪水即將來臨 [29]。而諸如六堆客家

庄祭拜的水伯公、雲林湖口的牽水（車藏）、八堡圳的

圳頭祭、蘭陽溪沿岸的拜駁、濁水溪沿岸的祭溪王等

等各地祭拜水神、水鬼、圳頭、堤防的儀式，反映的

是在地先民對水的敬畏或感謝。

最後，水量的豐沛、增加或水質的優良可能造就

一地的特殊物產或產業，也是另一種層面的水文化。

如新武呂溪帶著豐富有機質與礦物質的水，孕育出著

名的池上米。大漢溪水質清澈甘甜，帶動大溪豆干、

三峽米粉的食品製造業，沿岸的樹林、板橋曾是有名

的釀酒地，過去溪裏也能捉到香魚 [30]。雲林大埤興安

村位於虎尾溪畔，昔日如大龍擺尾的河道幾乎年年導

致洪水，但洪水帶來的有機肥讓種植芥菜的土地持續

補充肥力，反而成為生產酸菜的最大宗產地 [31]。

結語

近年來，在社區大學等公民團體及地方政府的努

力下，諸如雲林溪掀蓋、五溝水守護、瓦磘溝再造、

鹿港溪回復等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雖然非以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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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名，進行的正是地域水文化的挖掘、保存與創造

工作。由此來看，水文化的調查過程或許比結果更為

重要，在地居民的參與可能是水文化得以發揮作用的

關鍵。

然而，追尋刻印在地域中的水文化並非只是消解懷

舊鄉愁，也不是僅僅讓水利工程增添具有文藝氣息的景

觀設計。我們不大可能直接移植歷史上控制水的工法或

技術，但藉由剝開被現代工程包覆的地景中一層層的歷

史紋理，才能理解過去這塊土地上的人在什麼樣的價值

觀下做出何種嚐試及選擇，那些思維又在何種自然環境

及社經背景下得以成立或變得不可行，進而能擷取其中

因著經驗累積而來的在地知識，在充分的自覺下思考一

個更柔軟、更能與當地調和的水治理與利用方式。我們

不需再合力築堤造圳、扛起房子走避大水，或依靠祈求

鬼神保佑水源豐足、水患停止，但必須記起的是此處人

水之間曾經存在的緊張關係，警戒著有水可用或無災無

患並非永遠理所當然，進而體會水文化中蘊藏的互助、

合作精神及與水共存的智慧。我們或許很難回復飲用圳

水、河邊洗衣那般的生活樣態，但水文化的建構過程將

時時提醒我們對家鄉水體的認同意識，以及過去在生

活、生產層面上與水緊密的依存關係。就此點而言，探

尋一地水的歷史與文化已然不是也不能再是學術象牙塔

中的工作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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